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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语中现代汉语借词的
文化功能探析

刘正发，米紫阳

摘要：语言接触往往伴随着词汇借用。词汇借用不只是单纯的语言现象，它承载着深厚的

社会文化意义。凉山彝语在长期与汉语的互动中借用了大量汉语词汇，丰富了自身的词汇系统，

促进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论文以语言接触理论为视角，运用翔实的语料，从文化适应、文

化认同、文化互动三个角度深度分析现代汉语借词在凉山彝语中的文化功能及其在物质、制度

和观念上的深层影响。研究认为，现代汉语借词能够促进彝汉语言文化交流、丰富彝语表达能

力，对推进凉山彝区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强国建设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理论与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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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借词则是两种或多种文化在接触中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最直观产物。语言并

非孤立存在，其活力在于与外部世界的持续互动。词汇的借用与更新，正是这种互动在语言层面的反映。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各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民族间的经济往来、文化

交流与人口流动，共同推动着各民族语言在词汇、语音乃至语法层面的相互渗透。凉山彝语作为凉山彝

区主要的交流工具，在与汉语长期而广泛的接触中经历了深刻的语言变迁。其中最为显著的现象，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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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汉语借词尤其是现代汉语借词的持续涌入。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对凉山彝语中汉语借词的语音适应、构

词方式或借用层次的共时与历时考察：戴庆厦[1]对彝语借词历史分层进行了系统梳理，高华年[2]通过声韵

调分析考察借词的来源层次，张余蓉[3]分析了彝语中汉语借词的构词特点，朱文旭[4]就借词的语音适应规

律进行了专题探讨。上述研究为彝语借词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总体而言，仍以语言结构的形式分

析为主，对借词现象背后的文化动因与社会机制关注不足。从语言文化接触理论的视角出发，系统阐释

汉语借词如何参与并塑造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尚显薄弱。本文认为，词汇借用绝非简单的符号替换，

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选择、适应与重构机制——借词的产生，折射出借入语社区对外部文化的主动

回应与选择性吸纳。基于此，本文在理论框架上借鉴马林诺夫斯基[5]将语言视为文化行动而非单纯符号系

统的经典论述，以李宇明等[6]对语言文化功能的划分为分析框架，分析凉山彝语中现代汉语借词的语言文

化功能，阐释其在文化适应、文化认同与文化互动三个维度上的具体表现，以期为推进彝区中国式现代

化文化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途径提供实证依据。

二、凉山彝语中汉语借词的结构层次

要深入探讨现代汉语借词在凉山彝语中的社会文化功能，首先需对其本体结构形成系统的认识。从

历史维度来看，彝语所吸纳的汉语借词并非一个均质的整体，而是在来源、形态及实际运用中呈现出明

显的层次分化与历时叠加特征。该类层次结构的形成，与不同阶段的彝汉社会接触的密切程度、文化互

渗水平以及国家语言政策导向均有显著关联。较早进入的汉语借词通常通过民间交流与物质交换逐步渗

透，而新时期借词则更多依托教育普及、媒体传播和行政体制建设等途径系统引入。因此，整个借词体

系在时间上存在断层及功能上的相互补充，反映出凉山彝语在面对语言接触时所表现出的主动调适与筛

选机制。准确把握这一结构性特点，是理解借词如何参与构建彝语现代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

（一）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

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汉语借词以音译、意译、音译兼意译等多种形式进入凉山彝语词汇体系。朱

文旭[7]指出彝汉语言接触由来已久，借词的形成与彝汉两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本文以

彝汉民族接触史为基本线索，综合考量借词的语音演变、词义融入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将凉山彝

语汉语借词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需要说明的是，语言借用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动态过程，各层次之间并

无截然分明的时间界限，以下分期主要服务于描述与分析的需要。

1. 古代借词：此类借词多为单音节词，主要涉及衣食起居与农耕生产等基本生活领域，如“箸”

（dʐu³¹）、“烟”（ʑi³³）、“玉米”（i⁵⁵mɿ³¹）、“牛”（ȵi³³）等。这些词经过长期使用，已融入彝语核心词汇体

系，成为彝族民众日常表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借词的特点与分布来看，彝汉两种语言在早期便已

存在较为频繁而深入的接触与交流。

2.近代借词：该类词借入时期大致对应明朝至20世纪中叶以前。这一时期，随着凉山彝区与外界往

来的逐步加深，一批与新兴事物、商业贸易及社会政治相关的词汇陆续进入凉山彝语，如“洋瓷”

（ʑɛ³¹ʦhɿ⁵⁵）、“洋芋”（ʑɛ³¹ʑo⁵⁵）、“新民主主义革命”（ɕi³³mi³¹tʂu³³tʂu³³ʑi³¹kɯ³¹mi³¹）等。这些借词的出现，

说明彝汉语言接触的范围已从日常生活延伸至社会政治与经济领域，同时也反映出彝族社会在近代历史

变迁中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日趋频繁、联系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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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借词：这类词语也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进入凉山彝语的汉语词汇。这一时期，随着教育的逐步普及、媒体的广泛传播以及城乡之间交流的

日益密切，借词数量明显增多，涉及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此类借词以音译为主要方式，

语音形式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较为接近，如“改革开放”（kɛ³³kɯ³¹khɛ³³ fa³¹）、“电筒”（tɛ³¹tho³¹）、“政策”

（tʂɯ³¹tshi³¹）、“抖音”（to³³ʑi³³）、“机器人”（ʨi⁵⁵ ʨhɿ³¹ʐɯ³¹）等。

（二）现代汉语借词的语义分类

现代汉语借词在凉山彝语中的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

概念领域。这一特点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批借词在丰富彝语表达的同时，也较为

清晰地反映了彝族社会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本文以词汇的核心语义所指涉的社会功能领域为准进行归类，

兼属多类者归入主导功能所在的领域。根据语义范畴和使用场景，可将其划分为七个类别：

一是政治法律领域借词。此类借词包括“国务院”（kɔ³¹vu³¹ʑɔ³¹）、“社会主义”（ʂɯ³¹xo³¹tʂɯ³¹ʑi³¹）、

“ 政 治 委 员 ”（tʂɯ³¹tʂɿ³¹ɣo³³ʑɔ³¹）、“ 共 产 党 ”（ko³¹tʂha³³ta44）、“ 司 法 ”（sɿ³³fa³¹）、“ 人 民 法 院 ”

（ʐɯ³¹mi³¹fa³¹ʑɔ³¹）、“选调”（si³³di⁵⁵）等。随着国家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的全面推行，相关观念与制度规

范深入渗透至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这些词汇也随之在彝语中得到了广泛使用。

二是科学技术领域借词。此类借词包括“电动机”（tɛ³³do³³ʨɿ³³）、“电子显微镜”（tɛ³¹ʦɿ³³ʥɿ⁵⁵
hɯ³¹ʑɿ³³ŋɡo³³du³³）、“有线电话”（ɕi³³ŋɡa³³tɛ³³do²¹）、“牵引力”（ŋɡo³³ɣɯ³³vi³³）、“短波”（tɔ³³po³³）、“发电

机”（tɛ³¹fa⁵⁵ʨɿ³³）等。这些词汇系统地引入了现代工业与科学领域的知识体系，是科技传播在凉山彝区推

进的产物。它们填补了彝语在相关领域的表达空白，在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推动技术认知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三是经济金融领域借词。此类借词包括“包销”（po³³ta³³vu³¹）、“出租”（ʦu³³su³³bɿ⁴⁴）、“公债”

（kɔ³³ʨɛ⁵⁵hɯ³³ndʐɯ³³）、“租金”（ʦu⁴⁴dʐɯ³³）等，这批词涵盖商品流通、租赁关系等不同层面。这些词汇

的借入意味着凉山彝区民众不仅参与了现代经济活动，也逐步接受了与之配套的制度逻辑。语言接触在

此过程中成为经济现代化转型的伴随现象。

四是教育文化领域借词。此类借词有“补课”（m° a⁵⁵pu³³）、“入学”（zo⁴⁴dɯ³³vu³³）、“博士”（po³¹sɿ³¹）
等。九年义务教育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普及推行，使学校教育逐渐取代传统口授方式，成为知识传递的

主要渠道。这批词汇伴随着正规教育的落地生根而广泛流通，已成为当地日常话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五是日常生活领域借词。此类借词有“汽车”（ʨhɿ³¹tʂhɯ³³）、“沙发”（ʂa³³fa³¹）、“浴室”（ʑɿ⁴⁴
ʦhɿ³³dɯ³³）、“啤酒”（phi³³ʨo³³）等。这些词所指涉的，是与普通民众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事物，涵盖出

行方式、居家陈设、卫生设施、饮食消费等多个生活维度。这些词语的借入直观呈现出当地居民生活条

件的改善与消费观念的更新，物质生活的变迁由此在语言中得到直接反映。

六是文艺与休闲领域借词。此类借词有“电影”（tɛ³¹ʑɿ³³）、“侗剧”（to³¹ɕɿ⁵⁵）、“麻将”（ma³¹ʨɛ³¹）、

“太极拳”（thɛ³¹ʨɿ³¹ʨhɔ³¹）、“芭蕾舞”（pa³³li³¹pɛ⁴⁴ʨhɛ³³）、“爵士乐”（ʨo³¹sɿ³¹ho³¹fu³³）等。这些词所涉及

的文艺形式来源不一，或源于汉族传统，或经由大众传媒传入，使彝区民众对更多样的娱乐方式有了一

定的认知与接触，体现出民众休闲方式与文化消费形态的日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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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医学与药学领域借词。此类借词有“阿司匹林”（a³³sɿ³¹phi³³li³¹）、“电针疗法”（tɛ³¹ʑi⁵⁵na⁴⁴dɛ³³）、

“虫牙”（dʐɿ³³bu³³ʣɯ³³）、“扎针”（ʑɿ⁵⁵ŋɡu⁵⁵）等。这批词涵盖西药名称、现代诊疗技术与口腔卫生常识

等不同层面，借入范围较广。彝族传统上有本民族的疾病认知体系与草药医疗实践，然而随着现代医疗

手段在凉山彝区的逐步推广，原有体系难以覆盖的概念和技术大量出现，相应词汇遂通过借用汉语词项

加以填补。这些借词融入日常话语，表明现代医疗观念已切实渗透到当地民众的疾病认知与日常保健

之中。

为更清晰地呈现借词在各语义领域的分布情况，笔者对《汉彝词典》（1989）所收录的现代汉语借词

进行了分类统计[8]。需要说明的是，此次统计以该词典为抽样范围，口语中实际使用的借词未能悉数涵

盖，因此表中比例反映的是词典收录层面的分布趋势，不宜视为对借词总量的精确测算。各语义领域的

词条数量及占比（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彝语汉语借词在各语义领域的分布并不均衡。教育文化领域借词数量最多，共457
个，占 23.7%；其次是日常生活领域占 20.8%、政治法律领域占 19.3%和科学技术领域占 16.8%，四类合

计占总数的80.6%，构成彝语汉语借词的主体。相比之下，医学药学、艺术娱乐和经济金融领域的借词数

量相对较少，占比均不足10%。这一分布格局有其内在逻辑。教育文化领域占比最高，学校教育的普及

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是重要推动因素；政治法律和科学技术领域借词数量可观，反映出现代治理

和科技发展的持续推动作用；日常生活领域借词占比较高，与这一时期彝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

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借词数量较多的领域，往往也是彝区现代化进程中变化最为显著、汉

彝语言接触最为密切的领域。

（三）现代汉语借词的语言调适

现代汉语借词在借入凉山彝语时，往往会在语音和形式上有所调整，以适应彝语自身的语言习惯。

一是音系适应。凉山彝语通过其音系规则对现代汉语借词的读音进行调整，以便适应语用。以“钢

笔”为例，其汉语读音Gāngbǐ[kaŋ⁵⁵pi²¹⁴]进入彝语后，复元音被简化为单元音，变为 gabip[ka³³pi³¹]，声调

也按照一定的对应规律映射到凉山彝语的四个调类上。经过这样的调整，借词的读音更符合凉山彝语的

语音习惯，也更容易为使用者所接受。

二是语法整合。现代汉语借词借入凉山彝语后，须遵循凉山彝语的语法规则。最显著的是语序的调

表1    彝语中汉语借词语义领域分类数量及比例表

语义类别语义类别

教育文化领域

日常生活领域

政治法律领域

科学技术领域

医学药学领域

艺术娱乐领域

经济金融领域

词条数量词条数量

457
401
372
324
135
120
116

占比占比（（%%））

23.7
20.8
19.3
16.8
7.0
6.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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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汉语为SVO语序，彝语为SOV语序，借词在使用时须随之改变位置。例如，汉语“我打电话”（主语

“我”、谓语“打”、宾语“电话”），该句用凉山彝语表达则会变为“ŋa³³tɛ³¹xɔ³¹ndu³¹”，直译回汉语则是

“我电话打”（主语“我”、宾语“电话”、谓语“打”），宾语与谓语的位置发生了对调。这个例子不是孤

立的，而是彝汉两种语言在语序上的显著差异。同样一句主谓宾完整的话，用现代汉语来表达，语序是

SVO，用凉山彝语来表达，语序是SOV。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深入，不少青少年

已开始在彝语表达中直接沿用SVO语序。这一变化说明，汉语借词在凉山彝语中的使用并非单纯的词汇

借入，不仅说明了凉山彝语本身的开放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彝汉两种语言之间持续的接触与相互

影响。

三、凉山彝语中现代汉语借词的文化功能

语言文化功能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马林诺夫斯基 1923 年发表的论文《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他指出，语言不应被视为单纯的思想载体或符号系统，

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行动（a mode of action），语言意义只有在具体的文化情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中

才能得到完整理解。在他看来，语言的功能首先是实用的和行动导向的：它参与组织社会实践，维系群

体关系，构建文化世界观[5]。凉山彝语中大量涌现的现代汉语借词，正是这样一个值得从文化行动角度来

分析的语言现象。凉山地处多民族聚居、文化交汇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地区社会体制的根

本变革，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以及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持续深化，使凉

山彝语与汉语的接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频繁。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大量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性地进入

凉山彝语，广泛覆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这些借词并不只是彝语词汇系统的补

充，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实践。李宇明等[6]将语言的文化功能区分为一般文化功能与语言认同功能，前

者涵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次，后者则指向母语在个体与集体身份认同建构中的标示

作用。下文将以此为分析框架，围绕借词在文化功能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展开分析，进一步讨论这些借词

在彝汉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一）借词作为文化适应与融合的载体

借词是文化变迁的“语言化石”，清晰地记录了社会为适应现代化浪潮而进行的文化调适与融合。这

一功能体现在文化的三种层次上。

1.物质文化层面

当一种文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的物质产品时，最直接的反应往往是引入指称该产品的词汇。大量关

于现代科技产品、日用品的借词，如“电脑”（tɛ³¹nɔ³¹）、“冰箱”（pi³³ɕɛ³³）、“高速公路”（kɔ³³su³³ko³³lu³¹）
等，本身就是这些现代物质文明成果进入彝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标志。通过借用这些词汇，彝族群众不仅

获得了指称新事物的表达手段，也在日常使用中逐渐接纳了这些事物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效

率意识。近年来，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的持续深入以及外出务工、求学人员的持续增多，凉

山彝语中借用现代汉语的词语还在不断增多，借词已广泛进入普通人的日常交流，涉及衣食住行、生产

劳动等各个领域，成为彝区语言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田野调查中，两位彝族青年在家中闲聊时的一

段对话颇具代表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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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³¹ di³¹hi⁴⁴ ŋa³³ to³³ʑi³³ ko³³ ta³³ ʂʅ³³phi³¹ ma³³ ɣɯ³¹mo³³ lo⁴⁴ ʑɿ⁴⁴sɿ³³ o⁴⁴
         昨天       我  抖音   上 (助词）  视频   个     看到 (助词）  笑死  了
昨天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太搞笑了。

B：fa⁵⁵ ŋa³³ bɿ⁴⁴, i³³, ne³³ khɔ³³ti³¹ a³³di⁴⁴ ma³³ ɕi⁴⁴ɕi³³ o⁴⁴
      发   我   给   哎  你     快递      那     个     到了吗

发给我。哎，你那个快递到了吗？

A：a³¹ ɕi³³ sɿ³³, i⁴⁴ho³³tʂa³³ ŋa³³ ɣo³³ɕi³¹ si³¹ ʦhɔ³¹lɔ³³ tʂha³¹ hɯ⁴⁴mo³³
        不 到 还    一会儿      我    微信   拿     一下      查       看看

还没到，一会儿我用微信查看一下。

短短三句话中密集出现了“抖音”（to³³ʑi³³）、“视频”（ʂʅ³³phi³¹）、“快递”（khɔ³³ti³¹）、“微信”

（ɣo³³ɕi³¹）四个现代汉语借词，它们已经成为年轻一代谈论日常生活时不可或缺的语言资源。这一现象并

不是个例。从“动车”（to³¹tʂɯ³³）、“高铁”（kɔ⁵⁵thɛ³¹）等交通词汇，到“肯德基”（khɯ³³tɯ³¹ʨɿ³³）等餐

饮消费词汇，再到“上网”（khɔ³³ʐo⁵⁵ɡɯ³¹）、“摄影”（bu⁴⁴ʑɿ³³tʂɯ⁵⁵）等新兴生活方式，乃至“情绪价值”

（hɛ³³mu³¹phu³³dʑu⁴⁴）、“佛系青年”（fo²¹ɕi³¹su³³ʂɿ⁵⁵）等反映社会心态与价值取向的概念性词汇，借词涉及

的语义领域不断拓展，覆盖出行、饮食、消费、网络娱乐等日常生活的多个层面。这些词汇在彝语口语

中的高频使用，表明它们已不仅仅是偶发的词语借用，而是逐渐融入了彝族日常语言系统。借词种类的

持续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彝区居民物质生活与社会交往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当新的事物、新的

场景进入日常生活时，承载这些概念的词汇也随之进入语言。

2.制度文化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系列全新的社会制度、法律法规和行政体系逐步在凉山彝区确立。与

之相关的大量现代汉语词汇，如“政策”（tʂɯ³¹ʦhɿ³¹）、“司法”（sɿ³³fa³¹）、“医保”（ʑi³³pɔ³³）、“义务

教育”（ʑi³³vu³¹ʨɔ³¹ʑu³¹）、“村委会”（ʦhɯ³¹ɣo³¹xo³¹）等，随之以借词的形式进入凉山彝语。这些词汇

的引入和广泛使用，意味着新的社会运行规则、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正在通过语言这座桥梁，被系统

地植入彝族地区。人们在使用“选举”（ɕɛ³³ʨu³¹）一词时，就在实践和认同民主参与的程序；在谈论

“医保”（ʑi³³pɔ³³）时，也在接受并践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理念。调查研究表明，在凉山彝语使

用功能上，传统习俗领域中彝语词汇仍具有唯一性；在家庭交流中则表现出彝汉语言并用的倾向，现

代汉语使用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在工作、教育、媒体等领域，现代汉语借词及相关概念已占据相当

优势。

3.观念文化层面

相较于交通、消费等表层生活类借词，大量抽象性、概念化的借词进入彝语使用体系后，价值意义

更为深远，在命名新事物、新制度的同时，也推动了彝族社会观念体系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例

如，“发展”（fa³¹tʂa³¹）一词的普遍使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词义表达，逐渐成为理解社会变化和个人生

活改善的重要概念。它引导人们形成以经济建设、教育提升、生产方式转变和社会进步为内容的现代观

念。再如“科学”（kho⁵⁵ɕo³¹）、“民主”（mi³¹tʂu³³）、“婚事新办”（ɕɿ³¹ɕi³³ʂɿ⁵⁵pa⁵⁵）等概念，让现代科学知

识、基层民主治理模式与文明新风理念逐步渗透到彝族日常生活与基层治理当中，有效破除了部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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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认知，推动移风易俗落地见效。从这一意义上看，借词不只是简单的语言符号替换，更是现代社会

制度、思维逻辑与价值理念跨民族传播的有效载体。因此，借词在观念文化层面发挥的作用，是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在语言层面的表现，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语言文化基础。

（二）借词作为文化认同的标识

凉山彝语对现代汉语借词的吸收并不是被动接纳或盲目跟随，而是呈现出明显的语言适应性特征：

借词被整合进彝语固有的语音和句法系统，而非连同汉语的句法逻辑一并移植。在彝语基本语法、语音

和核心词汇保持原有状态的基础上，汉语借词作为新词或术语等语料被纳入彝语词汇系统，以弥补现有

词汇在现代生活及知识表达方面的短缺。这一特征在句法层面的体现尤为显著：“电话”一词虽采用了现

代汉语借词 tɛ³¹xo³¹，但在表达“打电话”这一行为时，仍使用凉山彝语固有的动词 ndu³¹，形成

tɛ³¹xo³¹ndu³¹这种混合表达的样式；借入“电视”时采用了 tɛ³¹ʂɿ³³这一形式，但“看电视”则采用了彝语的

动词结构 tɛ³¹ʂɿ³³hɯ³¹。这类方式既满足了给新事物取名字的需求，又依托凉山彝语固有的句法规则维持了

语言的内在逻辑性，体现了凉山彝语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吸纳与再造的功能。

从文化功能角度看，借词吸收不仅满足了交际层面的表意需求，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主调适。

费孝通[9]论及文化自觉时指出，文化自觉不是搞旧的一套或全盘照抄别人的东西，而是在自知之明的基础

上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性。凉山彝语对借词的选择性吸收与此相通，以开放姿态融入现代汉语词汇资源

以增强现代表达能力，所借入的词汇经过语音调适与句法整合，成为彝语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对

汉语表达方式的简单复制。

现代汉语借词的使用在彝族社会内部存在明显的代际与群体差异，调查结果具体呈现了这一分布态

势（见表2）。由表2可见，青年群体（18~35岁）高频使用汉语借词的比例达到66.3%，而56岁以上群体

中该比例仅为33.3%，“很少”或“从不”使用者超过半数（57.6%）。城乡方面，城镇受访者高频使用借

词的比例为64.8%，农村为44.2%。在新词创造方式上，18~35岁青年群体倾向于直接借用汉语词汇的比

例为58.4%，而36~55岁和56岁以上群体选择依赖“彝语固有词根创造”的比例分别升至35.7%和42.4%。

这些差异与不同群体的教育经历、生活背景以及与现代社会接触的密切程度有关，属于语言接触过程中

正常的变异现象。两种语言取向并存于同一语言社区，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立场的对立，它所反映的更

多是凉山彝语在现代化进程中语言生活的多样性与调适能力。

表 2　汉语借词使用频率与新词创造方式的代际及城乡差异（%）
变量变量

年龄

居住地

类别类别

18岁以下（N=36）
18~35岁（N=83）
36~55岁（N=42）

56岁以上（N=33）
城镇（N=108）
农村（N=86）

几乎几乎

总是总是

30.6
26.5
16.7
12.1
27.8
15.1

经常经常

33.3
39.8
28.6
21.2
37.0
29.1

偶尔偶尔

8.3
12.0
11.9

9.1
10.2
11.6

很少很少

19.4
14.5
28.6
36.4
16.7
27.9

从不从不

8.3
7.2

14.3
21.2

8.3
16.3

直接借用汉语直接借用汉语

63.9
58.4
42.9
33.3
—

—

彝语固有词根彝语固有词根

22.2
25.3
35.7
42.4
—

—

混合借用混合借用

13.9
16.3
21.4
2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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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语中的现代汉语借词已不只是纯粹意义上的语言借用，而是成为建构及表达文化认同的重要

途径。借词的融入一方面反映了凉山彝族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取向，另一

方面也展示了彝语在传承与创新之间保持自身活力的能力。这种在保留彝语核心系统的基础上灵活吸纳

借词的语言实践，既提升了彝语的现代表达功能，也为认识多元一体国家语言文化适应与认同机制提供

了有益视角。

（三）借词作为文化互动的媒介

词汇借用也是双向文化彼此交流互鉴的产物。凉山彝语中的现代汉语借词既体现了语言本身的适应

能力，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彝汉之间在文化、社会、经济等多个层面的相互认识与深度交流。这种借由词

汇实现的文化交汇，既是凉山地区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积淀，也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在语言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凉山彝语中数以千计的现代汉语借词，如《汉彝词典》（1989）中的

常用借词就有2 000多条，为彝汉语言文化的互动提供了重要的语言资源。

1.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沟通

现代汉语借词在凉山彝语中的广泛运用，有效降低了彝汉两族在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

交际障碍。当彝汉干部共同采用“党纲”（ta⁴⁴ʨɛ³³ʦu33po²¹）、“公民权”（ko³³mi²¹ndzɿ³³khɯ³³kho³³）等词语

交流时，有助于双方在政治理念与制度层面形成共同认识，自觉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为政策宣

传与基层治理的有效开展创造条件。这种语言层面的一致性既能有效减少因文化与语言差异引发的误解，

也为经济协作、社会往来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便利。汉语借词进入彝语途径多样，年代久远。刘正发[10]认为

彝汉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汉语借词通过军事征战、商贸交易、社会政治整合、学校教育以及

现代科技产品应用等多种途径进入彝语。现代汉语借词的运用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紧密结合，

共同推动了民族地区的沟通与发展。各地志愿团队前往凉山乡村开展帮扶工作，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方式，结合技能培训与文化传播，进一步强化了语言纽带作用。这类实践并非单纯的语言教学活动，

而是注重契合地方文化语境和实际需求。例如，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在四川凉山彝区开展推普相关实践时，

以“政策引领导向、教育深度耕耘探索、社会共同参与协作、文化浸润滋养融合与科技助力发展进步”

为工作思路，推行“儿童推普梦想包”项目[11]，将彝汉语言推普教具、非遗文化知识手册与“线上与线

下”语言课程相结合，兼顾学习的实用性和趣味性，有效消除政策传达的盲区，提升了沟通效率，促进

了彝汉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理解和更深层次的社会融合。

2.文化互动的双向性

尽管当前借词的主要走向是从现代汉语借入凉山彝语，但语言文化互动的影响并非单向，在使用及

传播阶段，彝语文化往往表现出明显的能动性。凉山彝语并非机械地照搬现代汉语借词，而是依据自身

的语音、语法及文化习惯加以调适，使现代汉语借词在进入彝语后经历一定程度的语音改造和语义调整，

从而更贴合彝语的表达习惯与文化认知。从语音层面看，彝语依据本族声调格局和音节结构对借词进行

系统性改造，使其在发音形式上融入彝语的音位系统；从语法层面看，借词往往遵循彝语的词序规则和

构词习惯，自然地嵌入彝语的句法框架之中；从语义层面看，借词在彝语语境下有时发生语义收窄或语

用迁移，彝语使用者以本民族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观念重新阐释和运用这些词语，赋予其新的表达功能。

这一调适过程表明，彝语并非被动地接受外来成分，而是在主动整合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符合本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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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规律的有机组成。长此以往，这些借词逐步融入彝语词汇体系，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凉山彝区的汉语使用中也存在少量源自彝语的借词。需要承认的是，彝语与汉语在使用

规模与社会功能上存在明显差异，汉语中借入彝语词汇的情形相对有限，因此汉语中的彝语借词数量不

多，且多集中于特定文化词语和口语表达。例如《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的“毕摩”（pi³³mo⁴⁴，祭司）、

“诺苏”（nɔ³³su³³，彝族自称）等词语[12]，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致谢语“卡沙沙”（kha⁴⁴ʂa³³ʂa³³）、

赞赏语“瓦吉瓦”（va⁵⁵ʥɿ³³va⁵⁵）、祝福语“孜莫格尼”（ʣɿ³³mɔ³³ɡɯ³³n°i³³），以及“兹都”（ndʐɿ³³ndo³³，
喝酒）、“求波”（ʨho³³bo³³，朋友）等口语词。这些借词数量虽有限，却客观记录了彝汉文化互动的情况，

是对双向文化交流的一种印证。此外，部分乡村的汉族群众能够用流利的凉山彝语与彝族群众交流，甚

至在四川省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举办的汉彝双语演讲比赛中获得冠军，进一步说明了彝汉语言文化互动的

深度与广度。由此可见，借词不是单向文化流动的产物，而是彝汉两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同时

又作为活跃的语言文化元素，持续促进彼此的相互理解与深厚友谊。

四、从凉山彝语中现代汉语借词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对凉山彝语中现代汉语借词文化功能的考察，应置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语言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中加以理解。202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五条明确规

定：“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推动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13]这一规定表明，国家语言政策并非以单一语言取代

多样化语言资源，而是在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同时，持续维护和发展各民族语言文字，推动不

同语言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发展。王远新[14]进一步指出，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是中华民族语言共同体的主体，各民族语言文字和方言体现了语言共同体的多样性，主体性和多样

性相伴相生、功能互补。从语言共同体的视角来看，现代汉语借词既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影响民族语言

的重要表现，也是不同民族共享知识资源、拓展交际空间、融入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语言载体。词汇

的借用，表象上是语言接触的自然产物，深层上则承载着民族间的文化互鉴与认同的历史积淀，更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语言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

（一）共同实践中的借词使用

党怀兴[15]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推广本身就是各民族共同参与、相互吸收和借鉴的历史过

程，这一过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语言基础。这一观点有助于理解凉山彝语现代汉

语借词的领域分布特征。表 1显示，《汉彝词典》（1989）所收录的现代汉语借词中，政治法律领域占比

19.3%，仅低于教育文化领域，远高于经济金融、艺术娱乐等类别。“国务院”(kɔ³¹vu³¹ʑɔ³¹）、“人民法院”

(ʐɯ³¹mi³¹fa³¹ʑɔ³¹）、“选举”(ɕɛ³³ʨu³¹）等词汇的吸收，并非单纯的词汇补充现象，而是国家行政体系、法

律制度与现代治理观念逐步进入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语言学体现。这些借词所对应的概念大多产生于现

代国家治理体系，其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相关制度知识和社会观念传播的过程。与传统生产生活词汇不

同，这类借词更多出现在彝汉群众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场景之中。例如，彝汉干部使用“精准扶贫”

（ʨi³³tʂo³³fu³¹phi³¹）、“乡村振兴”（ɕɛ³³ʦhɯ³³tʂɯ³³ɕi³³）等借词向群众传达政策时，这些词汇承担的不只是

信息传递功能，更关系到政策能否落实、资源能否准确分配、群众能否实际参与。对于接受方而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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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些借词，意味着能够准确把握政策内容、参与相关社会事务，并获得相应的发展机会；反之，如果

借词背后的概念无法被理解，协作便会在具体环节上受阻。

从这一角度看，借词传播的不仅是词汇本身，更是与之相联系的制度、公共服务理念和社会组织方

式。当不同民族成员借助这些共同的语言资源参与同一项公共事务时，他们由此进入了同一个社会运行

框架，并在共同实践中不断积累共同的社会经验。特别是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原本拥有差异化的

语言体系与传统社会运行模式，对现代公共事务、社会治理规则的认知也存在地域与文化层面的差异。

而借词的引入与运用，有效打破了语言隔阂造成的认知壁垒，为各民族群众在参与基层议事、民生服务、

公益活动等公共事务中搭建了统一的沟通桥梁。人们在使用相同词汇交流问题、表达诉求、参与治理的

过程中，会逐步熟悉统一的办事流程、公共规则与社会协作模式，逐步形成共同的公共认知、规则意识

与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集体归属感。因此借词不再只是简单的语言交流工具，而是成为连接国家治理体

系与基层社会生活的重要媒介，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语言支

撑与社会基础。

（二）个体语言实践中的借词使用

借词进入民族语言体系，其传播与使用往往与个体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社会流动密切相关。木乃

热哈、李晶[16]对甘洛彝区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随着教育普及程度提高和社会交往范围扩大，彝族青

年群体和学生群体接触普通话的频率明显高于年长群体。由此可见，借词扩散不仅体现为语言系统内部

的变化，也与使用者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

为进一步观察彝汉借词使用与个体经历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开展语言接触调查期间，对一位彝族受

访者进行了访谈，了解其对彝汉借词使用的看法。该受访者回忆，“童年时期家庭和村寨内部基本使用彝

语进行交流，都是纯彝语，很少有汉语借词。小学以后开始大量接触汉语，有时候回家和家人交流时也

会夹杂一些汉语词。普通话是在当兵以后学会的，后来外出创业，又进一步提高了普通话水平”②。从其

叙述来看，借词的增多与其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同步发生。当被问及对这一语言习惯变化的看法时，受

访者并未将借词增多与民族语言传承对立起来，而是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认为“大家都在说

汉语，使用汉语交流起来更方便，所以我认为语言借用是一种正常现象”②。

受访的彝族青年成长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对于他们而言，现代汉语借词往往伴随着学校教育、

军旅生活和社会流动等逐步进入日常语言实践。然而，当前彝族青少年群体中，语言接触的方式正在发

生新的变化。凉山州自2018年启动“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以来，依托“一村一幼”等项目，越来越多

的彝族儿童在学龄前便开始接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7]。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许多与教育、科技和公共生活

相关的新概念，往往首先通过普通话进入认知世界，而不再以借词为中介。由此，部分现代汉语词汇在

青年群体的日常交际中被直接使用，借词所承担的语言过渡功能相对减弱。这一变化不是民族语言与国

家通用语言之间的简单替代，而是民族地区语言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学前学会普

通话”行动的推进，彝族青少年自学龄前便进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体系，不仅拓展了他们

参与社会交往的能力，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共同语言空间和共同认知的形成。从这一意义上说，

语言实践的代际变化既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成效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日常生活领域

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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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词使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建构

上述语言事实表明，凉山彝语中现代汉语借词的传播并未停留在词汇层面的简单借用，而是深度嵌

入基层治理、教育发展与社会流动等具体实践之中。费孝通[18]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强调，各

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通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命运与共的整体。凉山彝语中的现代汉语

借词，正是这一格局在语言层面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彝语在吸收借词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自身表达现代

社会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些借词又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承载的知识体系与公共话语引入民族语

言内部，促进不同民族之间共同认知框架的形成。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

社会接触与生活实践中逐步深化的。借词进入彝语，往往以具体的社会情境为依托：彝族群众在乡镇政

务大厅办理“低保”手续，彝族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课件”讨论问题，彝族家庭在春节前通过“微信”

联络远在异乡务工的子女，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场景，恰恰是借词扎根并激活的真实情景。借词不是通

过抽象的语言自上而下推行的，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个具体的交流行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生长、

反复强化，最终成为彝语口语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日常性”，赋予了借词超越词汇本

身的社会意义。

周庆生[19]进一步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共同的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大特征。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借词进入彝语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融入民族语言内部的过程，这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提供了共同的语言基础。值得

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共同语言基础”，不是意味着语言的整齐划一，而是在尊重各民族语言多样性的

前提下，通过共享核心词汇与概念，形成跨语言的交流平台。正如“普通话”本身并不排斥方言与民族

语言的存在一样，借词所构建的共同认知框架，也在多元并存的语言生态中发挥着整合与联结的功能。

王远新[20]指出，语言接触的本质是人的接触，语言成分的传播反映着不同群体之间社会联系的加强。凉山

彝语中的现代汉语借词正是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借词传播的过程，实

际上也是国家政策、现代科技、公共教育以及社会发展理念不断进入民族地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民族围绕共同的发展目标、共同的社会实践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交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汉语

在与各民族语言的长期接触过程中，既向外输出词汇与表达，也从各民族语言中汲取养分，形成了今天

汉语丰富词汇储量的一部分。这种双向流动的语言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语言基础。凉

山彝语对现代汉语借词的吸收，不过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在当代的延续与深化。在这一延续中，彝语既

保有自身的语音体系、语法结构与文化表达，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外部词汇纳为己用，展现出民族语

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生命韧性。

因此，凉山彝语中的现代汉语借词并非简单的词汇替换现象，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语言

层面的具体呈现。它不仅反映了民族语言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积极适应，也体现了各民族在共享知识、共

享经验和共享发展成果过程中不断增强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语言的交融，往往先于观念的自觉，它

在人们日复一日的言说与交流中悄然发生，积累为难以割断的共同经验与情感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

凉山彝语中每一个活跃使用的现代汉语借词，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语言层面留下的共同记忆，记录着

各民族携手走向现代生活的共同历程。借词所构建的共同语言资源和共同认知空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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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语言基础，也展现出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在日常语言生

活中的真实样态。

五、结语

本文基于语言接触理论，系统考察了凉山彝语中现代汉语借词的结构层次、文化功能及其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一是凉山彝语中的现代汉语借词历经古代、近代、现代三个

阶段的历时叠加，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日常生活等领域全面融入彝语词汇体系，并在语音、语

法层面经历了系统的本土化调适，呈现出深度的语言结合特征。二是现代汉语借词不仅提升了凉山彝语

的现代表达能力，更在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推动了彝族群众的现代化转型，成为文化适应、身份

认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三是借词的吸纳与本土化改造，是词汇推陈出新的过程，也是新

事物、新观念随之进入彝语世界的过程，体现出语言接触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深层关联。四是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看，凉山彝语借词的代际演变，从老一代借助借词作为沟通中介到青年一代

直接习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既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成效的微观体现，也是各民族在共同实践、

共同认知中不断增强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的语言学证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语言

文化基础。        

注释：

① 源于笔者田野调查。采访对象：毛XX，阿XX，彝族。采访时间：2026年1月31日。采访地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

县乃托镇红光村第三组。

② 源于笔者田野调查。采访对象：卢XX，彝族。采访时间：2025年9月26日。采访地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巴

洞镇宽裕村凉峰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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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Functions of Modern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Liangshan Yi Language

Liu　Zhengfa， Mi　Ziyang

Abstract: Language contact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lexical borrowing. Lexical borrowing is by no 
means a mere linguistic phenomenon; it carries profound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rough long-
term interaction with Chinese, the Liangshan Yi language has borrowe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words, 
thereby enriching its own vocabulary system and facilitating associ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based on detailed and authentic 
linguistic data,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functions of modern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Liangshan Yi language and their profound impacts at the material,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levels from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adapt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It 
argues that modern Chinese loanwords can promot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Yi and 
Chinese, enrich the expressive capacity of the Yi language. This study bear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Liangshan Yi-inhabited areas and the building 
of a culturally strong country, as well as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he Liangshan Yi language; language contact; modern Chinese loanwords;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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